
2022.5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京味儿”是1980年代兴起的文学概念，其出现、

流行与老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有关。1979年老舍遗

作《正红旗下》在《人民文学》连载，次年发行单行本，

与《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久被尘封的作品

一同面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呈现老北京市井风情，

震撼习惯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坛，预示北京书写、批

评与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982年，舒乙一篇文

章提到“京味儿”概念：“老舍著作的一大特点是它们

的‘北京味儿’很浓”；“所谓‘北京味儿’，大概是指用

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

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①同年，邓友梅的中篇小

说《那五》在《北京文学》发表，此后汪曾祺、韩少华、

林斤澜、刘心武、刘绍棠、陈建功等为文坛贡献一系

列风格相近的作品，俨然成为“京味儿”流派。老舍

被奉为“京味儿”文学正宗，“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

风格现象的第一人”②。老舍作品展现北京平民阶层

日常审美情趣与大众场域的琐碎人生，赋予“京味

儿”文学城市的、平民的基本属性。老舍的文学语言

令人赞叹。苏叔阳讲：“他把北京话中的精华锤炼成

极具特色的文学语言，既有浓烈的京味儿，又合于规

范的汉语语法。……他仿佛做出了一张中国语言的

‘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成为京味文学的标杆，以

后无论什么人，写出什么时代的京味文学，都只能

填写在这张表格的空格中。”③老舍作品成为衡量北

京书写是否够“味儿”的标尺，乃至唯一标尺。当老

舍成为北京文化的一张名片，规范“京味儿”文学书

写、研究的基本范式，一度与老舍代表的文化并存

的文化形态可能被遮蔽；少了并存文化做参照，老

舍代表的“京味儿”风格也难彰显独特魅力。分析

清代以来北京地区文化形态演变历程，在多元文化

形态参照下进入老舍的文学世界，才可能准确体悟

老舍代表的“京味儿”风格，丰富“京味儿”文学研究

格局。

清代北京施行旗民分治政策，旗人与民人生活

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形成相对独立而彼此联系的京

旗文化与北京民人文化。老舍出身于满洲旗人家

庭，在京旗社会成长，笔下的松二爷、常四爷、福海、

定大爷都是北京旗人；以老舍为标尺衡出的文康、蔡

友梅、冷佛、尹箴明、王度庐等“京味儿”作家也是北

京旗人。赵园认为：“几百年的文化弥漫与融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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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旗人文化已难以由北京文化中剥出，旗人则在

许多方面正是‘北京人’的标本。”④刘小萌指出，“举

凡带有‘京味’的东西，几乎都渗透着旗人的影响”，

“离开旗人的历史与文化，所谓的‘京味’就无从谈

起”。⑤京旗作家以纯粹白话书写北京的文学作品无

不带有“京味儿”风格，“京味儿”何种程度上正是“京

旗”之“味儿”?有旗便有民。旗民根本区别在于户籍

管理制度不同，旗人隶属八旗，民人隶属省府州县，

故有旗籍、民籍之称。北京民人隶籍顺天府大兴、

宛平、通州、良乡等县，语言特征、社会结构、生活方

式与旗人迥异，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北京民人以纯

粹白话书写本地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同样属于“京

味儿”范畴。辛亥巨变打破旗民畛域，北京旗人文

化与民人文化在现代启蒙浪潮中沿自我轨迹嬗变、

转型，最终融合，地域书写呈现不同的“京味儿”风

格。本文尝试以“旗民”视角考察二十世纪北京地

区文化生态演变历程，在旗人与民人、城市与乡间、

平民与贵族之间发掘久被忽略、压抑的文化传统，

构建北京区域文学研究新范式，“是对‘京味儿’文

学的纠偏，也是对‘京味儿’文化的丰富，而且是一种

具有提升意义的丰富”⑥，对于当代文学史书写同样

不乏启示性。

一

清代北京城有句俗话：“不分满汉，但问旗民。”

旗人在“行政隶属、权力义务、经济来源、政治地位、

文化习俗等方面有别于民人，就连居住的地域(旗
城、旗屯)、占有的土地(旗地)，最初也与民人是泾渭

分明的。”⑦北京旗人居住于内城(由宣武、阜成、西直

等九门围成，拱卫皇城)、关厢(德胜、朝阳、崇文等城

门外驻防旗营)、京西(蓝靛厂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

香山健锐营，护卫三山五园)等地，形成以紫禁城、三

山五园为核心的京旗文化。晚清旗民界限松动，民

人陆续搬入内城，清末内城八旗人口 67万，民人约

3.5万。⑧辛亥后，旗人陆续改落民籍，八旗人口锐

减，“五四”时期北京居民“旗族占十分之五，回族占

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四”⑨。旗人即使困顿，依然转

徙于内城，“属于左翼东四旗的镶黄、正白、镶白、正

蓝，仍多居住在东城，属于右翼西四旗的正黄、正红、

镶红、镶蓝，也很少远离其故地。”⑩北京旗人仍是内

城主体族群。老舍笔下人物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于

北京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

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

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城

的六分之一。”这正是清代正红旗、正黄旗辖区。老

舍笔下北京城呈现京旗社会现代转型期的人生百

态。赵园讲：“‘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

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刘大先

《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 1840-1949》进一

步确定“京味儿”特质：“一专门描写北京本地生活和

各种人物，二体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精神，而最重要

的是二者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美学风格。”“北京本地”

“北京特有”的“京味儿”风格来自“八旗心象”，京旗

文化“对于北京文化风味的构建和重塑，及至一种独

特的文学风格‘京味’的形成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

义。”老舍表现的“人与城”是北京旗人与内城(四九

城儿)的精神契合，老舍代表的“京味儿”风格实乃

“京旗”之味儿。

“京味儿”文学以轻巧、流利、诙谐的文学语言

(北京话)在中国地域书写中独树一帜。老舍的文学

语言与曹雪芹、文康、蔡友梅、尹箴明、杨曼青等京旗

作家一脉相承，北京旗人语言也有旗下语、旗门语、

京语等称谓。顺治年间，东北大地的满语、蒙古语、

辽东汉语涌入北京内城，此前各自独立缺少交集的

语言在北京城街头巷尾相遇，京旗社会成为语言大

熔炉，历时二百余年形成独具特色的京旗语言。京

旗语言和北京民人语言不同，二者均属于“北京话”，

这在清末属于共识；清末北京白话文运动尝试创造

一种“参酌旗汉”，通行北京乃至全国的“京话”；“五

四”之后，京旗语言逐渐独享“北京话”概念。胡适赞

誉道：“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

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

“《红楼梦》用北京话，……《儿女英雄传》也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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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但《儿女英雄传》出世在《红楼梦》出世之后一百

二三十年，风气更开了，凡曹雪芹时代不敢采用的土

语，于今都敢用了。”梁实秋评论道：“老舍先生的小

说之第一个令人不能忘的是他那一口纯熟而干脆的

北平话。”“以道地北平土语写文章的人，在他以前

也颇有几位。”按胡适、梁实秋等新文化人士的表

述，京旗语言与“京语”“北京话”“土语”具有一致

性。老舍《正红旗下》塑造了一位康熙、乾隆想象不

到的北京旗人——福海：“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

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

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

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

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清

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

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京旗语

言成为北京话，独享地域概念的话语权；“京腔”成为

北京话“地方性”特征的显在标志，也是“京味儿”的

特殊魅力。

清代京旗社会等级森严，不仅有平民阶层，更有

世家贵族。语言作为权力的表征体现为京旗贵族与

市井旗人的语言差异，以及同一旗人在不同社会场

所操持语言的差异性上。福海的话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用的，里边有不少土话，歇后语，

油漆匠的行话，和旗人惯用的而汉人也懂得的满文

词儿。”“另一种是交际语言，在见长官或招待贵宾的

时候才用。”“第一要多用些文雅的词儿，如‘台甫’，

‘府上’之类，第二要多用些满文，如‘贵牛录’，‘几栅

栏’等等。”福海喜欢第一种语言，“信口说来，活泼亲

切”，不大喜爱第二种“拿腔作势的语言”。清末兴

起的白话文运动作为自上而下的启蒙途径，预示平

民阶层崛起，“白话”取代“文言”是新文化运动一大

成绩，“白话”内部冲突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放大，平民

语言(大众语、工农兵语言)开始冲击乃至取代贵族语

言(包括文人语言)。老舍借福海之口道出京旗市井

语言的优越性，既有自我阶层认同，也符合主流意识

形态的价值判断。老舍代表的京旗市井语言与日常

情趣奠定“京味儿”文学的“平民性”，规范了“京味

儿”研究基本范式，同时遮蔽“京味儿”文化的贵族气

质。路文彬以为：“‘京味儿’文化不仅仅是皇城根儿

下的平民百姓创造的，其实它更与皇城这一空间符

码的存在本身息息相关。失去了这一符码，甚至整

个‘京味儿’文化便失去了符码。”新时期以来，久被

压抑的文化思潮回流，京旗贵族文化以多种形式在

影视、学术、民俗等领域展露风姿。京旗后裔叶广芩

借文学书写吐露心声：“当年金家的老祖母领着孩子

们进宫给皇太后请安，也得讲官话，绝不能带进市井

的京片子味儿。”“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却至今无人能

将北京那一口近乎京油子的话学到嘴，我们的话一

听就能听出是北京话，而又绝非一般的‘贫北京’、

‘油北京’，更非今日的‘痞北京’，这与家庭的渊源或

许有关。”叶广芩的《采桑子》《状元媒》以自己家族

为蓝本，虚构宗室金家百年间兴衰况味，未必可以真

实呈现北京府邸世家二十世纪历史命运，然而金家

子弟坚守的“规矩化、程式化、贵族化、完美化”的生

活态度与时势万变而不失诗性本色的精神气质，是

京旗精神在新时期的历史回响。叶广芩的家族小说

延续了曹雪芹、顾太清、冷佛等京旗叙事传统，在文

康、蔡友梅、老舍代表的平民叙事之外，形成一条绵

延二百年的“京味儿”书写谱系。

城与乡是区域文化的基本构成。“京味儿”诞生

之初，刘颖南、许自强等学者构建的“京味儿”理论已

包含城、乡结构：“‘京味儿’既包含京都的城市味儿，

市井味儿，也有京郊的农村味儿，农民味儿。由诸方

面构成为一个整体。”京旗社会由内城、京西、关厢

三部分组成。京旗外三营——蓝靛厂火器营、圆明

园护军营、香山健锐营散布“三山五园”之间，与内城

八旗遥相呼应。京西旗营远离内城喧嚣，生活简

单、淳朴，具有田园风情。《儿女英雄传》中安如海原

住内城东不压桥，搬到西山脚下隐居；老舍怀念的北

京是从什刹海雨后的蜻蜓到京西玉泉山的塔影；“张

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

觉得有些神秘不测。”关厢指驻扎德胜、安定、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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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等城门外的旗营，一方面缓解内城人口压力，一

方面驻守城门。《老张的哲学》描写德胜门外的旗人

社区；《状元媒》叙事者的母亲即朝阳门外南营房出

身。一道城墙之隔，内城与京西、关厢在穆儒丐、老

舍等京旗作家笔下有了城、乡之别。穆儒丐(1884?—
1961)出身于香山健锐营，正蓝旗满洲，东北现代文

学拓荒者，属于“乡下人”；他的《同命鸳鸯》《徐生自

传》《北京》《如梦令》等小说聚焦香山脚下旗人命运，

叙事视角随主人公足迹由乡下到城里透视北京中下

层社会，与老舍“城里人”的叙事视角形成鲜明对

比。老舍外祖父家，正黄旗满洲，“在北平德胜门外，

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白

滌州是香山健锐营旗人，“有点乡下气”。祥子“生

长在乡间”，偷了骆驼后“跑回海甸”，“找到静宜园，

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甸去!”“回海甸”“到海甸”

写出祥子的乡土认同，那里是圆明园护军营。老舍

小说人物的活动场域主要在北京内城，但是祥子、老

张、赵四、老李(《离婚》)等“乡下人”联系京旗乡间社

会，是老舍文学世界富有意蕴的空白，与张大哥、祁

老人、钱默吟等“城里人”平分秋色。老舍小说表现

的“人与城”，应区分张大哥等“城里人”和祥子等“乡

下人”与北京城的精神联系，忽略祥子的“乡下人”身

份如同漠视北京文化的“三山五园”，难以领悟完整

的京旗之味儿。

京旗文化是由贵族与平民、城里与乡村等构成

的多元文化形态，因而形成多元一体的“京味儿”文

化。当八旗制度成为历史，京旗社会转型为现代乃

至后现代社会。老舍、叶广芩代表的“京味儿”是京

旗文化的惯性延续，也是即将消逝的风景，终将在追

怀中成为一缕文化乡愁，一曲时代挽歌。

二

有清一代，旗民并峙。顺治二年，原北京内城居

民迁入外城(西便、东便、广安、广渠等七个城门圈为

而成)。外城所辖城属区域以及京县(大兴、宛平)、京
郊(宝坻、通州、三河、蓟县、武清等八县)所辖区域面

积、人口远超“京旗”区域。北京民人文化包括城市

文化与农耕文化。北京城向来有内、外之分，外城由

京城中轴线分成东西两部，“东半部多是商贾和土著

汉人，西半部多是仕宦和寄籍士子。”西半部旧称宣

南，萃集各省在京官僚、士子、伶人，会馆繁多，商业、

曲艺、娱乐等行业发达，形成底蕴深厚的宣南文化。

宣南文化是北京作为“帝都”/“京师”面相形成的侨

寓文化，而非“地方性”的本土文化。辛亥之后，在京

文人、学者的生活轨迹深入京旗社会，但是没有改变

“外来者”侨寓本质。北京侨寓作家与本土作家生活

在同一空间，却处在不同维度，看到的北京不尽相

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陈慎言、张恨水、徐凌霄

等作家将北京典雅、平和而不失紧张、焦灼的“旧都”

气象流露笔端，营造出一个诗意绵长的文化北京；同

一时期，穆儒丐、老舍、王度庐等本土作家书写的北

京却是另一幅景象。北京侨寓作家的京城书写不属

于“京味儿”范畴，“即使那些有意于‘北京呈现’的，

也并不就是京味小说。”人们通常认为邓友梅的《那

五》《烟壶》是新时期京味儿小说经典。邓友梅努力

模仿的“北京话”很地道，塑造的那五、乌世保也符合

世俗大众对八旗子弟的一贯想象，但是相关的“京

旗”知识可能来自野史笔记、道听途说，错误、讹误比

比皆是。那五的父亲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

宫五品挎刀侍卫’”(《那五》)，乌世保“祖上因军功受

封过‘骁骑校’”(《烟壶》)。“侍卫”“骁骑校”是八旗官

职，“受封”的是八旗世爵世职，官职与爵位不分。乌

世保是“火器营正白旗人”，即京西“乡下人”，府宅似

乎在内城，“高兴时自称为‘它撒勒哈番’”，“它撒勒

哈番”是爵位，汉译“云骑尉”，九级世爵位列第八，比

末等“恩骑尉”高一级，两代便袭完，称不上“世

家”。错误的“京旗”知识不可能准确讲述旗人故

事，也不可能准确营造“京味儿”风格。北京侨寓作

家的文学作品向来不乏旗人身影，如张恨水《啼笑因

缘》、曹禺《北京人》、林语堂《京华烟云》，对旗人多有

了解之同情，于没落的日常生活提炼一种诗意。邓

友梅等作家在新时期执起“文化乡愁”之笔，由外向

内考古发掘“老北京”的尘封往事，描绘“老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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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情趣，与文康、老舍、叶广芩等京旗作家由内向

外自然流露的书写方式、审美风格大异其趣。邓友

梅等“第二代”京味儿作家与京旗作家的“京味儿”书

写不在一个文化轨道，而是北京侨寓作家京城书写

的当代延续。而北京本土民人作家的地域书写是本

节分析对象。

北京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均有特定北京话：金

代的中都话，元代的大都话，明代的北京话。明成祖

迁都北京，江苏、安徽、江西等地方言涌入北京地区，

形成明代北京话。清代北京民人语言是明代北京话

的自然流变。1901年黄中慧创办北京地区第一份

白话报《京话报》，章程写道：

“本报既名京话，须知京话亦有数种。各不相

同。譬如南城与北城，汉人与旗人，文士与平民，所

说之话，声调字眼，皆大有区别。……本报馆特聘有

旗员及南北城各友，互相审定，……务取其京中通行

而雅俗共赏者始为定稿。”

《京话报》“章程”指出北京话的区域性、族群性、

阶级性等差异，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1904年)也循

此例，强调共性，淡化特性，追求一种“京中通行而雅

俗共赏”的“京话”，不独崇北京任何语言形态，因此

称清末民初京旗作家创作的小说为“京话小说”，似

不妥当。清末在京的外国人也发现北京民人和旗人

的“土语”，“虽同在北京，但因地之东西，处之南北，

其语言多少都有些不同，音调亦不相同。”石继昌

讲：“在语音方面，同是京味，外城的汉族比内城旗人

显得轻柔一些。”直到1980年代，“北京郊区的人，特

别是东郊通州一带的老人，至今仍认为北京话与山

西洪洞话有因缘。”北京民人语言与京旗语言沿各

自语言系统演变，相对独立而同中有异，都具“京味

儿”风格；本土作家以外城、京郊为书写对象的文学

作品同属“京味儿”范畴。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推

出的“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

与研究”丛书，和2018年北京大学整理出版的“清末

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都收录了损公(蔡友梅)、冷
佛、穆儒丐、庄耀亭、杨曼青、陆瘦郎、徐剑胆等北京

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陆瘦郎、徐剑胆便是非旗

籍作家。

陆哀(1880-1936)，本名敬熙，字慎斋，笔名瘦郎，

祖籍浙江，宛平人。父亲陆钟琦，曾任载沣教师，

1911年 10月由江苏布政使调任山西巡抚。次兄陆

光熙，光绪进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授

编修，擢翰林院侍讲，随父上任，逢武昌起义爆

发。阎锡山率新军在山西起义，陆家惨遭灭门。

陆光熙之女陆士嘉尚在襁褓，被仆人 (或母亲)救
出，幸免于难。长兄陆仁熙蹈海自杀。陆敬熙遭

此巨变，更名陆哀。陆哀曾任上海《新闻报》《神州

日报》驻京记者，民初与章士钊合办《甲寅》日刊，

任主编，后来接管《群强报》。前半生风流倜傥，后

半生狷介傲物，不求仕进，日醉于鸦片烟，57岁去

世。陆哀擅长政论、社评、戏评，词锋犀利，笔调酣

畅，深得时人赞赏。《陈七奶奶》(1913年)是其目前

仅见的一部长篇小说，揭露了共和初期外城私娼

现象与官场腐败，属于清末民初流行一时的实事小

说(即黑幕小说)。《陈七奶奶》的文学语言清新流畅，

“京味儿”风格鲜明。1990年代末，弥松颐在《北京

晚报》开“京字儿夜话”专栏，即以《陈七奶奶》为例

介绍北京话方言属性。试举一例，领略《陈七奶奶》

的语言风格：

红宝……说道：“我看这雨，下得是不会住的

了。今天总是活该。”说至此，用手指著贯村道：“是

你的好造化。我与你们成全到底。二姑娘今天反

正亦是不能走的了。论说头上末下的，可是没有

这种办法。看得我们老娘们太没有骨气了。不过

有一层，大家都不是外人。谁亦知道谁的。早晚

总有这一天。你就谢谢老天爷，这是老天爷给做

的媒人。你可不要没良心，到手三天半的新鲜，就

把我们扔在脖子后头，那时候我可不答应。今天

这是我硬与你做成的，你将来不要把送殡的埋在

坟里就得了。”

红宝的语言泼辣而不失俏皮，这种书写与同时

期蔡友梅、尹箴明等京旗作家的文学语言风格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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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趣，属于北京民人语言。京旗社会流行的敬称

“您”在京旗小说中常见，《陈七奶奶》无此用法，可能

直到民初“您”字仍未进入北京民人语汇。

徐剑胆(1871-1948?)，名济，字仰宸，笔名剑胆、

自了生、亚玲、哑铃、涤尘等，生平不详。清末投身北

京报界，担任《京话日报》《正宗爱国报》《爱国白话

报》《实报》等白话报主笔，现存小说二百多部，“堪称

报界小说权威者”。徐剑胆的“京味儿”作家身份已

成共识，族群身份却有异议。满族文学研究者通常

将徐剑胆列入清末民初京旗作家群，但是缺少相关

佐证。徐剑胆清末居住内城松树胡同，靠近外城，

“每天准到前门外来走一趟”，辛亥后定居宣南西草

厂胡同，家世背景与京旗、宣南文人均有联系。1913
年徐剑胆为《燕市积弊》作序，落款“仁和徐仰宸”，

1935年出版《阔太监》，自序落款“仁和徐剑胆”，籍贯

认同浙江仁和。如果徐剑胆是旗人，民初或保持旗

籍，或落籍大兴、宛平某县，例如好友张醉丐是汉军

旗人，署名“宛平张醉丐”。老舍也落籍宛平。徐剑

胆应与彭翼仲(浙江)、梁漱溟(广西)、梁实秋(浙江)、凌
叔华(广东)相似，祖上某辈进京，非旗籍也非北京民

籍，而属原籍，但与祖辈侨寓经验不同，他们在北京

生长，操持语言、生活习惯已本土化，属于北京民人

作家。徐剑胆小说取材广泛，通常聚焦北京中下层

市民社会，描写了卖野药的贾脖子、地痞碎催张傻子

(《贾脖子》)，前门外鲜鱼口摆带子摊的王树堂、卖麻

花的李辫子、鲜鱼口天庆洗澡堂的孙胖子(《锯碗刘》)
等底层民人群像。京旗作家通常聚焦北京内城，徐

剑胆笔下人物的活动场域则多在外城，偶尔涉足内

城，《花鞋老成》等描写旗人的作品，语言风貌、精神

气质也与京旗小说明显不同。或许也正因此，满族

文学学者研究徐剑胆多限于生平考证、创作概况，尚

未进入徐剑胆的文学世界。

陆哀、徐剑胆的小说描写外城中下层社会市井

风情，城市文学特征鲜明，然而“京味儿”是“开放的、

有相当概括力的概念”，“写京郊的农民生活、写具有

帝都郊区特色的风土人情，也应该允许纳入这个领

地”。1989年，刘颖南、许自强编选《京味小说八

家》，收录了刘绍棠、浩然两位京郊出身作家的作

品。刘绍棠的家乡通州儒林村，“本是清朝王公贵族

跑马占圈的领地，讲北京土话，穿衣打扮，生活习惯，

风俗礼节都是‘京派’”。京畿五百里的王庄、旗地

是京旗文化与民人文化交汇带，京郊农耕文化多少

带有帝都气派。刘绍棠擅写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生

活，《花街》《青藤巷插曲》等小说以清新流利的文人

语言融会提炼后的乡间土语，“描绘一幅幅乡土风俗

画”，“谱写了一首首田园抒情诗”。京门野趣是刘

绍棠小说的“京味儿”特色。浩然祖籍宝坻，童年在

蓟县度过，成年在三河县生活，一生心血倾注于书写

农村，是地道的京郊乡土作家。《艳阳天》《苍生》等作

品描写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京郊农村社会

巨变，表现农民在大时代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浩

然的文学语言朴实无华，“是京郊农民丰富多采的生

活语言的提炼和加工”，富于泥土气息。与刘绍棠

小说浪漫清新的格调相比，浩然小说富于现实主义

色彩。刘绍棠、浩然小说填补“京味儿”文学的京郊

乡土题材，值得重视。

清代旗民分治政策将北京地区分隔成相对独立

又彼此依托的京旗文化、北京民人文化与京师侨寓

文化、西方殖民文化(东郊民巷)，在旗人与民人、本土

与外地、中国与西方的博弈中追求均衡，形成旗人北

京与民人北京，“土著”北京与首都北京、国际北京的

矛盾统一体。北京学界、文坛在新时期畅谈“京味

儿”，考古式发掘北京“地方性”文化，折射出的是外

地文化、全球化冲击下的“地方性”焦虑。老舍、叶广

芩代表的“京味儿”风格是京旗文化现代转型期的艺

术结晶，是京旗社会解体后的历史延续，然而八旗制

度已成历史名词，“京旗”之味儿终成绝响。值得注

意的是，北京民人文化在学界视野内长期被老舍代

表的“老北京”与周作人、张恨水、林语堂等书写的

“旧京”遮蔽。如今北京内、外二城并为一体，宣武、

崇文成为地铁标志，大兴、通州等京县融入北京市，

北京民人传统文化在城镇化、都市化进程中飞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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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在“旗民”视野下分析北京地区“地方性”审美风

格，结论可能令人遗憾：老舍、叶广芩与陆瘦郎、徐剑

胆代表的“京味儿”风格将一逝不返，刘绍棠、浩然代

表的京郊野趣可能尚存一席之地。王朔代表的“新

京味儿”标志北京“地方性”书写开启“换味儿”时

代。随着普通话普及与全球化时代袭来，北京“地方

性”特性逐渐为共性取代，“换味儿”周期越来越短，

频率越来越快，“京味儿”书写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

机遇。

注释：

①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文史哲》1982年第4期。

②④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版，第12页，第212页，第18页，第19页。

③苏叔阳：《北京话与老舍》，《最难品味是人生》，中国盲

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⑤⑦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2页，第1页。

⑥路文彬：《老舍与“京味儿”文学的未来生长空间》，

《历史的反动与进步的幻象》，昆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18
页，第108页。

⑧参见韩光辉：《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第124页。

⑨文实权：《北京居民贫困之原因》，《爱国白话报》1921年
1月6日。

⑩石继昌：《春明旧事》，北京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25页，第125页，第125页。

刘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 1840-
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9、122页。

胡适：《〈儿女英雄传〉序》，《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381、382页。

梁实秋：《读〈骆驼祥子〉》，《中央周刊》第 4卷第 32期，

1942年3月20日。

梁实秋：《忆老舍》，《梁实秋文集》第 3卷，鹭江出版社

2002年版，第454页。

老舍：《正红旗下》，《老舍全集》第 8卷，人民文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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